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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倫
照片Presentation : http://www.chingching.org/2009/events/Half%20Dome%20Hike-6-14-09-sml.pdf
對於Yosemite國家公園的地標之一，Half Dome，我一直是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 雖説前前後後去Yosemite玩兒了好幾次，但看著可望不可及的Half Dome，從來也沒認真地動念想要征服它。
大約是四月中旬的時候，宋慧玲登高一呼，召集有志之士一起共襄盛舉去爬Half Dome。 當時的我，剛辭掉工作準備搬家所以有些閒時間，加上馬上要離開加州，總想為自己留下一些加州獨有又不可取代的回憶，於是也沒考慮太多就報名參加了。
從小到大，我對一般球類運動都還算能勝任。但爬山健行，則一向提不起太大的興趣，也自然不知道自己的極限在那兒。 久聞爬Half Dome是對體力極大的挑戰，爲了到時能全身而退，我決定加入宋慧玲的“魔鬼訓練營“，去Rancho San Antonio Open Space 的Black Mountain實習一下。 根據識途老馬Chuck和宋慧玲夫婦的描述，“只要我們能一天來回Black Mountain Trail兩次，爬Half Dome就不成問題啦！“這一實習下來，馬上讓我知道自己的體能還差了多少。後來和同行的曾立仁（Arthur)聊天，才知道原來常在高爾夫球場“Hiking“的他，也是從第一次爬Black Mountain囘來之後才開始認真鍛練的。
Chuck和宋慧玲夫婦在此行之前，已有三次爬Half Dome的經驗。跟著他們走，其實讓我們省了不少凖備功夫。從每週的訓練，和當地天氣可能的變化，到必要的配備，以及當日的食物和飲用水，他們都給了很詳盡的資料。基本上，我就像是被帶去郊遊的小朋友一樣，只要跟著走就行了。
Hiking的日期原本是定在6月13日星期六（週五出發，週六爬Half Dome，週日折返）。 後來因宋慧玲的女兒畢業典禮湊巧在星期五，我們決定把行程順延一天，改爲6月14日爬Half Dome。 這一改期，可的的確確是有先見之明。否則最後到底會不會有這篇文章，都是個未知數。
怎麼說呢？我們一行四人（Chuck, 宋慧玲, Arthur, 和我）依照計劃在6月13日午飯後出發。一路上嗑瓜子的嗑瓜子，聊天的聊天，開車的開車，可就是沒有人願意獻聲高歌一曲。不到下午五點，就到了位於Yosemite南邊Oakhurst小鎭的旅館。小作歇息之後，外出飽餐一頓，原本應該是個一夜無事的夜晚，早早上床為了第二天的挑戰休養生息。不料晚上10點左右的一通電話，攪亂了這池春水。劉珍打電話來問有沒有看新聞。趕快上Yahoo查了一下才知道當日下午有一名男子在爬Half Dome攻頂時摔下死亡。聽到這個消息之後，實在是五味雜陳。因為從來沒有爬過Half Dome，其實我對於最後那段Cable Handrail的安全措施是沒什麼概念的。我一方面想到發生這麼不幸的事實在很難過，另一方面又想到花了那麼大功夫如果不能如願攻頂多少會有些遺憾。再加上6月14日是劉珍的生日，心裡不斷提醒自己無論如何第二天千萬要注意安全。就這樣，滿腦子紛亂的思緒，讓我一直到半夜一，兩點才沈沈睡去。
不到四點半，就被Chuck morning call叫醒了。匆匆塞了些早餐，換好衣服，我們就出發前往Yosemite。一路上我們討論著前一天發生的悲劇，希望今天天氣能幫忙，讓我們一切平安順利。大約七點左右，我們正式由Yosemite Valley的Curry Village開始健行。上午氣溫很低，可是大夥的興致很高。Arthur和我輪流拍照，希望能為這趟旅行留下一些記錄。我們決定由Mist Trial經Nevada Fall到Half Dome。這條捷徑可少走約1.1 miles(單程)的路，又可享受瀑布美景，何樂而不爲？
8:20am左右，我們到達了Vernal Fall的頂端。這個瀑布雖然不是很大，但因水量充沛，還是很引人入勝。稍作休息，補充食物之後，我們繼續前行。在前面等著我們的是更高，更壯觀的Nevada Fall。這一段路，全是石頭堆砌成的階梯，並不好走。約10:00am左右，我們終於爬上了Nevada Fall的頂端。不過看了路牌，心裡不禁涼了半截 -- 怎麼花了那麼大的力氣，只走了2.5 miles呢? 還得繼續爬4.5 miles才能到達Half Dome哪！
幸好接下來這一段路稍微平緩一些。途中經過了一塊安靜的營地，溪流緩緩，映照著青山白雲，好似人間仙境。這段接近2.5 miles 的trail，大概是整個旅程中走起來最舒暢，也最心曠神怡的了！我們花了不到2個小時的時間，在11:50am 左右，抵達離Half Dome 還有2 miles的地標。
這一路上，不時聽到直昇機在天上盤旋，想是去處理昨日在Half Dome頂發生的事故。我們也找機會向從山上往回走的夥伴或是rangers 們探聽山頂的情形，得到的詢息都不外乎是cable handrail 尚未開放。一直到十一點多，才聼說有可能在中午左右cable handrail就可允許遊客往上爬了。就這樣，我一面努力往前走，一面暗暗希望Handrail真能即時開放提供我們挑戰的機會。

12:30pm 左右，我們終於可以近距離看到Half Dome了。距離近到我們甚至可以看到持續往上爬，和掛在handrail上的人們。很明顯的，cable handrail 開放了！途中聽到有人說，因為附近山頭有烏雲，不知cable 會開放多久，所以攻頂得盡快。此時内心真是矛盾，一方面很高興馬上就可做最後的衝刺，另一方面遠遠看著那陡峭的岩壁，實在不敢想像到了那裡之後有沒有勇氣繼續往上爬。
吃過簡單的午餐，等Arthur和宋慧玲/Chuck 夫婦都到了，才知道因為高山症的關係，宋慧玲有些不適。於是我們決定Arthur 和我先行，Chuck 陪著宋慧玲看身體狀況而定是否要攻頂。然而，這最後一點多哩路，大概是整段旅程最累人的一部份。不只是因為石階又陡又沒有屏障，也因為體力幾乎耗盡，只能靠意志力苦撐。
1:20pm 左右，Arthur和我終於到了Half Dome之下的base。能走到這兒，其實已經完成了整段旅程的95%。在我們前面的，就是兩條長長的cable handrail 引領著人們直達Half Dome的最頂端。有些文獻說這斜坡的角度至少有45度，可是我相信，在中間最陡的部份極可能有60度仰角。想到一天之前這兒才發生的意外，心裡還是忐忑不安；但是看著前面一位爺爺帶著他的孫女（約11，12 歲）往cable 毫不猶豫地走去，又給了自己一些信心。和Arthur 相互鼓勵一下，我們一前一後就開始帶起手套往上爬。其實，真正在爬的時候，只要專注在附近的環境不要往下看，是沒有那麼可怕的。2:00pm 左右，我們終於到了Half Dome頂端。看著四周巨岩都在視平線之下，實在很有成就感。從那麼高的地方，看到千萬年前冰河切割的遺跡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是讓自己感到渺小。
正當我們在享受山上美景時，Arthur 突然宣告他大腿抽筋。我們接下來馬上面臨了一個大難題，要怎麼下山呢？眼看著山上風愈來愈大，在四周山頭的烏雲又一副無時無刻就要飄到我們頭上的氣勢，當時的情況其實是頗緊張的。要知道一但下雨，巨石溼滑，我們就無法下山了。據説前一天出意外的人就是因為又是下雨又是下冰雹，困在Half Dome頂上太久，後來冒險下來才出事的。山上風大，要是下雨淋溼，一定會冷得受不了。和Arthur 商量一下，我們決定慢慢往回走，也同時打電話給宋慧玲報告我們的情形。下午兩點多，往山上爬的人逐漸減少，我們走得慢壓力也小一些。就這樣一次一小步，Arthur 忍著痛，我在一步之下的地方照看著，我們終於在3:00pm 左右安全由cable handrail 回到了Half Dome 的base。
此時Chuck 上來接應我們，也告訴我們因為宋慧玲不適，他們決定不冒險攻頂。還好因爲他們以前都來過了，也不至於太覺遺憾。一路下山時，Arthur 大腿肌肉仍然感覺很緊，也只能慢慢走以免再次傷到。下山的路其實並不會比上山輕鬆，因為非常傷膝蓋。6:15pm左右我們回到了Nevada Fall, 此時Arthur 腿傷已經沒事，反而是我的膝蓋開始吃不消了。面對崎嶇不平的石階路，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慢慢移動。這時反倒是Arthur 在一路照看我了。
我們在7:10pm 左右回到Vernal Fall,8:00pm左右終於回到停車場，總算完成了這耗時13小時，來回15 miles,和上拔4800 feet(Yosemite Valley Elevation ~4000 feet, Half Dome ~8800 feet)的Half Dome 健行。回頭想想，我們的確是非常幸運。一方面老天幫了大忙不像前一天一樣下雨又下冰雹，而且不時有白雲蔽日微風拂面，因此也不至於太熱。另一方面每當我們想到要是依照一開始的計劃星期六hiking 的話，也許困在山上的就是我們了。更說不定悲劇發生時我們會在現場，走筆至此，不勝唏噓。在這艱辛的旅程中，還有一件讓我驚喜又感動的事是，沒想到在這荒山野外，居然還能收到手機訊息。楊真和曾紹宗都致電來關心和加油打氣，在此一併致謝。（若有興趣知道是那一家cell phone carrier 那麼有力，連在Half Dome 頂端都還有不錯的 Signal，請私下詢問）。
除了天公作美，時機恰當，宋慧玲夫婦的準備工作更功不可沒。要不是他們事先細心的籌劃，和對我們完備的“行前教育”，恐怕這趟旅行也不會那麼順利。而一路患難扶持的Arthur, 更是不可多得的好夥伴。七月四日國慶長周末，Arthur 又要重回Yosemite,回來後也聽説Chuck 和宋慧玲準備今年暑假再去Yosemite一次。我一方面佩服他們的毅力，一方面慶幸自己離開加州之前能有這次難忘的經驗。也許幾年之後，等愷愷和涵涵長大了一些，我們全家重回Yosemite的時候, 我可以指著Half Dome 跟他們說，“爸爸曾經爬到上面去呢！你們要不要試試看?“
